拉基部落格（邊同南區小組）簡介

        南區工作團隊目前工作的重點是藉由田野工作的探訪，了解非中產階級原住民同志的生命經驗。原住民同志向來是主流同志論述裡看不見的族群，尤其是年長的原住民女同志以及跨性別的「姐妹們」。原住民同志對於性取向的看法、對於族群與階級壓迫的敏感、以及面對多重壓迫的展現出強韌的生命力，總為我們帶來許多生命的感動與文化的刺激。可惜的是，他們慣於口語表達而較少以文字紀錄自身生命經驗，使得白浪（原住民稱漢人為白浪）同志對於他們精采的生命經驗所知有限。南部工作團隊最終希望能以文字紀錄的方式回饋給這些非中產階級的原住民姐妹們，也希望原住民姐妹們對於同志生命的精采詮釋以及不同文化的觀點，讓我們看到漢人同志經驗的文化限制以及局限，並且能進一步反思主流同運論述裡，如何在無意中以族群中心主義以及中產階級的狹隘思考，排除了原住民同志對於漢人同志運動的認同。
南區工作團隊成員大部分以學生為主，其中有碩士(五名)與大學生(一名)、此外還有非營利組織工作者(兩名) 與大學教授(一名)，成員中又以女同志為數較多，平時開會男女同志一起討論和分享，田野工作多分開行動。目前女同志組以完成一對女同志媽媽的口述史和訪談；男同志組的受訪者人數較多，外加受訪者行動不易掌握，因此，男同志組多從田野調查、培養關係中做訪談。目前小組會議的形式則做了些許調整。從過去兩組訪談、或是田野調查中做討論，到現在改以邀請原住民同志一同來參與議題的討論（如老年生活、同居生活）之工作坊形式進行。

姊妹們的聚會

        「姊妹」這兩個字從字面上來看，是指兩個以上並生理性別為女性的關係與稱呼。對於原住民男同志而言卻隱含另一個意義：「承認自己陰性特質、個性的男性。」當我們問他們為何都說自己是姊妹時，他們會說：「因為我們不是ｇａｙ，我們都愛男人。」乍聽之下會認為這不正是男同志嗎？為何在性別認同上，卻不說自己是男同志呢？當我在他們面前時，他們首先都會問：「你是姊妹嗎？」而不會問你是ｇａｙ嗎？這與漢人或主流的男同志圈的使用語言、認知全然不同。一開始我也不清楚為何他們要這樣界定自己的稱呼與認同，隨著相處、互動時間的累積，便日漸清楚「姊妹」對他們的定義何在？

 1.聚會場所

         受訪者是以居住或工作於屏東市為主，族群以排灣族、魯凱族為數較多。他們聚會的場所，以姊妹經營的美髮店為主，夜晚或週末其他姊妹們下班時，會往天后宮(姊妹們稱他們常常聚集的美髮店為天后宮)聚集，並開始喝酒、聊天，有時還會跟路過的男人熱情地打聲招呼，似乎越夜越HIGH，天后宮是他們大家集合的場所，當美髮店打烊時，亦成為大家娛樂的場所。

2.暱稱與穿著

          姊妹們的暱稱與漢人男同志不同，多以女性的暱稱為主，例如菲菲、小曼、小紅、娜娜…等，他們以這些暱稱來大方凸顯、表示、宣示自己陰柔美的特質。除此之外，有些姊妹們也會在平時穿著女裝與化妝，特別在美髮店上班的姊妹居多，在他們舉手投足、談笑風生之間，如未仔細看，易誤以為是女性朋友在我們眼前，有時說話的語氣與用詞也很像一般女性的方式。他們對人的大方、熱情卻讓人更覺得他們這樣的動作、打扮一點都不奇怪，有時會覺得他們宛若美麗的花朵，既美豔又俏皮。

3.姊妹淘

           姊妹們相扶相持的關係很緊密，有些姊妹們是同一個部落的親戚或是朋友，出來工作之後，如有姊妹找不到工作，或是有經濟上的困難，那些天后宮的大姊們也會幫忙，甚至邀請其他姊妹們一同從事美髮工作，在他們的觀念裡，大家都是姊妹，應該互相幫忙，而不是讓外人給看笑話，有時出去喝酒玩樂時，經濟能力較好者也會幫其他姊妹們出錢，縱然在都市工作依舊帶有部落中「共享」的觀念。因此，有些姊妹們會認為找個好老公不如跟好姊妹們一起生活或工作，所以除了常至天后宮聚會的姊妹之外，姊妹們彼此間也會用電話關心在外的姊妹。這種姊妹的人際關係與友誼，可稱之為姊妹淘，與一般女性朋友的交友模式很接近，也讓人倍感溫馨。

4.性愛觀/伴侶         

        也許有人會以為姊妹既然認同自己陰柔的特徵，那麼他們會找的伴侶或是性愛對象也與一般女性相同吧？不全然！他們的性愛觀是很多元、很開放的，有些姊妹年輕時會交女友，或是結婚生子，有的姊妹也許會繼續以異性戀家庭的模式生活下去，有的卻會在結婚生子後離婚，過姊妹的生活。有的姊妹喜歡的男性是要陽剛的、有的人喜歡所謂的台客型、有人喜歡肉狀型、也有人喜歡年輕的小底迪…等，對他們來說只要喜歡、兩情相悅有何不可，人與人的相愛是天生與自然的事情，那些同性戀、雙性戀、扮裝、變性…等都是個人的自由，沒有什麼奇怪或是不對的。這與西方所謂的Queer概念很接近。

在伴侶的關係上，他們並非僅以一對一的交往形式生活，他們也能接受多重的性關係，對他們來說，感情這種事情不可強求，與人的感情只是一段過程，並非唯一也非一定，今天這個男友離開，還可以再找到其他的男人來當男友，他們認為就是好聚好散，更覺得沒必要為愛情而投入到失去自己與其他，然而，也有人選擇一對一的長久關係，在我們的受訪者中，也有人在一起超過十年的，伴侶的形式是可以多元的。

因此，在同居的形式上也就有很多的可能性了，在天后宮工作的姊妹們有些會住在店面的樓上，或是附近，工作、生活與娛樂便以姊妹淘為主，彼此互相扶持，就算沒有男友，他們也能過的很開心、很自在，其他不在美髮店上班的姊妹也會有人跟他們住在一起。這種居住的景象宛如小型的彩虹公寓，大家彼此間有個照應，也為那些生活在外、工作在外的姊妹們提供一個溫暖的停靠港，讓在外的姊妹們能夠有個歸宿的地方。

拉弗與舞邦
邊緣同志南區小組／原文載於第十三期拉媽報

2005年暑假，我們邊緣同志南區原住民小組的七位成員，來到了位在屏東縣內某山區的村莊內，認識了拉弗及舞邦。在這個部落中，她們共同組成一個同志家庭，年近五十歲的拉弗要負責賺錢養家，而所有的女人的工作單獨的由小她三歲的舞邦一人承擔，跟她們一起生活的四歲小孩巴冷叫拉弗爸爸舞邦媽媽。或許是文化的差異，更或許是個人的不同，她們的生活模式深深的吸引著我們於是開始下面的故事… 
拉弗  

拉弗出生在魯凱族二頭目的家中，母親在拉弗出生後沒多久就去世了，媽媽去世後，拉弗的爸爸再娶。小阿姨(魯凱族語稱為奶呢)，擔心拉弗受到忽略，無法得到妥善的照顧，於是將拉弗接到身邊扶養照顧，一路將拉弗照顧長大給予親情溫暖。   

拉弗在國中階段就已經跟女生交往，部落中無人不曉，但是在十六歲時卻依然被父親逼迫和其他村的頭目結婚，在結婚之日她以死威脅她的哥哥，她哥哥不忍心看她如此，便幫助她遠走他鄉，她就背負著騙婚的官司一個人逃到台北工作。 

 舞邦 

        舞邦是魯凱族平民家中的大女兒，年輕的時候因為家裡面沒有錢，所以舞邦選擇到外面去工作，從國中開始就在哥哥工作的地方幫忙，直到家中來電告知父親生病，家中需要人幫忙。   

於是舞邦就回家照顧爸爸，坐車到了山腳的時候遇到了兩個漢人跟她詢問到大武的路途，基於善意，舞邦幫兩人拿行李，並且要兩人跟她走，沿途三人邊走邊聊很快的就到了大武，在跟他們兩人道別沒多久之後，就兩個人是要到她家中提親的，直到那時才知道，原來自己被騙了，而她剛剛幫忙拿的行李，裡面裝的是下聘的現金。   

舞邦就這樣嫁到了客家庄。剛結婚時都還不是很習慣，早上很早就要起來煮飯洗衣服，家中的一切事情都忙完之後還要到田裡去幫忙，到了晚上還要煮飯給家裡的每個人吃，婆婆又不喜歡她，常常會拿她跟鄰居的阿美族媳婦比較。對於這樣只有辛苦可以形容的生活中，她先生對她的好卻是讓她無法形容的，舞邦說她的先生常常偷偷摸摸的幫忙她做一些家事，當她被婆婆罵時，她的先生也會維護她。   

然而舞邦不知道爲什麼，就是沒辦法跟她先生發生關係，當她的先生跟舞邦說要生小孩，不然無法跟長輩交代，於是兩人就協定一個禮拜做兩次到三次，回想起那段回憶，舞邦說”我又不敢看他不穿衣服的樣子，每次眼睛閉著，一下子就結束了”。在婚後一年她們生下了一個小男嬰，之後便沒再跟先生有性接觸，而她的先生也沒有理由強迫她。 
  

在小孩出生沒多久之後，舞邦選擇去的工廠上班，住在工廠提供的宿舍，每個禮拜挑一天丈夫不在的時段，回到婆家，把錢拿給婆婆就迅速的離開，看在錢的份上，婆婆也就不反對她到外面工作的事情。 


相遇   

       拉弗跟舞邦兩人很小就認識，舞邦身邊的女性朋友常常在談論拉弗的一切，身為萬人迷的拉弗，也沒和舞邦有過多的接觸，一直到舞邦被長輩騙去結婚，拉弗協助舞邦逃離惡夢般的婚姻生活，兩個人的生活才漸漸的有交集。   

兩個人都忘記從什麼時候開始，關係從一夜情變成長期的一夜情，儘管兩人各自都有交往的對象，但是當舞邦從平地回到部落時，拉弗立即就可知道消息，並且到舞邦家找她，經過一夜之後，兩人隔天皆有默契的當作什麼都沒發生。
  

就這樣維持了一段時間，直到某次的聚會，兩個人在平地相遇，關係開始變調，經過幾翻波折兩個人終於穩定的在一起。在這段期間，她們兩人離鄉背井在外工作，台南、台中、台北、三重處處都是她們為了賺錢而待過的地方。將近二十年的感情中，拉弗曾經外遇過兩次，但是舞邦都默默的等待，直到拉弗回頭兩個人才又繼續走了下去。   

當我們認識她們兩人時，已經是她們回到部落生活的第七年了。從漢人社會進入部落的我們，看到兩位女子竟然被村子裡面的人自然而然的當成一對夫妻，並且還能共同扶養舞邦弟弟的小孩，過著如此平凡的家庭庭生活（爸爸、媽媽、小孩），這當中有著淡淡的幸福。到底這是怎麼辦到的？  

 結婚‧義結金蘭  

在拉弗的口中，她們的關係已經有名份了，家裡掛著她們兩人穿著傳統服飾盛裝的照片，但上山好幾次的我們，仍然搞不清楚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直到遇到奶呢(拉弗的養母)，才發現這一切是奶呢的主意：用魯凱文化的「義結金蘭」儀式偷渡，讓拉弗和舞邦結了婚：  

 「那時候我的孩子要結婚，我就要拉弗和舞邦在同一天結拜。我們魯凱族，頭目可以和平民結拜，平民送給頭目他最好的東西，頭目就可以和平民分享他家裡的一切，財產什麼都可以分享。拉弗是頭目，舞邦和她結拜以後，就可以分享她家裡的一切，舞邦做這麼多，也才有保障。」  

 「她們沒有孩子，我又告訴拉弗，你和舞邦一起去領養一個孩子，你的家產才有人可以傳下去。你知道，拉弗是頭目，她們家的地很多，可是都荒廢了。拉弗從小就在平地了，我一直告訴她，你是頭目，你一定要回來繼承家業，把你們的家名重新建立起來。我一直這樣告訴她。」  

 　　我們突然恍然大悟。原來，奶呢在拉弗成家的過程裡，扮演了這麼關鍵的角色! 年近七十的奶呢，不僅對拉弗的同志身份完全接受，甚至偷渡文化裡的「義結金蘭」儀式，讓拉弗與舞邦「結婚」。奶呢真是個同志夢寐以求的開明母親，但她怎麼會這麼開明呢？她告訴我們：  

 「我們從前魯凱族有個故事，小時候我聽老人家說過。從前魯凱族的頭目家裡有個公主。在頭目家，有個窮人家的女兒，因為家裡窮，所以到頭目家幫忙。公主跟這個女孩子很好，跟家裡的人說不要結婚。頭目很生氣，硬要把公主嫁出去，把她們分開，公主不願意，就自殺死了。知道這個故事以後，我就想，這樣不好，她死了的話，什麼就都沒有了。」  

 　　奶呢對於拉弗的接受，就是這麼簡單：「她就是這個樣子啊，她一向都這個樣子，我其實比較擔心的是她老了以後怎麼辦？」對於奶呢來說，要接受拉弗這樣子並不困難，一切的出發點都是愛。   

這個「婚禮」挪用文化裡既有的概念，為拉弗與舞邦的存在，在部落裡下了明確定位，是「拉哩 (結拜姐妹)」也是「夫妻」。透過儀式，這個概念也為族人所接受。不僅如此，奶呢也很在意拉弗能不能繼承家業，婚禮安頓了拉弗的晚年，確保她與舞邦可以相互照顧。奶呢再建議她們去領養孩子，完成一個魯凱族頭目家業的傳承！   


原住民拉媽 
       我們一直以為南區小組在訪談的是「原住民同志」，直到答應拉媽報要當編輯之後，突然有一天答應，我們才想到：拉弗與舞邦也是拉媽啊!! 她們不只是原住民拉媽，還曾經照顧過許許多多的孩子。 

       　　四歲的巴冷是舞邦弟弟的女兒，黑黑胖胖的小魯凱，拉弗、舞邦共同扶養她，在生活中她們照顧她、呵護她，幾次上山幾乎都可以看到巴冷的身影，即使之後因為債務問題短暫下山至台北工作，巴冷還是拉弗與舞邦帶在身邊的甜蜜負荷。 

       　至於為什麼會扶養巴冷呢？也是來自奶呢對拉弗的關心。「她們沒有孩子，我又告訴拉弗，「妳和舞邦一起去「領養」一個孩子，你的家產才有人可以傳下去。你知道，拉弗是頭目，她們家的地很多，可是都荒廢了。拉弗從小就在平地了，我一直告訴她，你是頭目，你一定要回來繼承家業，把你們的家名重新建立起來。我一直這樣告訴她。」

       
       進一步了解我們發現，拉弗跟舞邦也曾經共同撫養過其他小孩，為的也是繼承家業。拉弗口中她家「唯一單傳」的男孩子，是她的侄子：杜達阿尼。杜達阿尼從小因為父母離異、父親又長年在外跑船，舞邦和拉弗就負擔起照顧杜達阿尼兄妹的責任就落到了，透過杜達阿尼的描述，我們看到了許多她們兩人共同養育小孩的一些有趣的畫面。當杜達阿尼的制服因為學號沒有繡好被老師以違規為由強行拔掉，拉弗衝到學校找老師理論。當杜達阿尼繪畫比賽第一名時，拉弗驕傲的說：「也不知道他怎麼畫的，就看他「隨便畫一畫」就得第一名了！」蠻不在乎的口氣，確有滿滿的驕傲。 

       拉弗與舞邦兩個人不只養大杜達阿尼，也曾經一起照顧他的兩個姊妹。不過，因為杜達阿尼算是拉弗這個頭目家族唯一單傳的男孩子，所以拉弗帶著杜達阿尼生活的日子比較長，一直帶到國中畢業才讓杜達阿尼回到他媽媽身邊。當年拉弗為了杜達阿尼跑到學校找老師理論的畫面，至今仍在村子中上演，不同的是拉弗現在為的是可愛的巴冷—拉弗跟舞邦的小孩。時空改變了，但拉弗與舞邦愛護孩子的心是沒有改變的。 

       拉弗由自己的小阿姨撫養長大，而拉弗與舞邦兩個人也先後照顧過杜達阿尼跟他的兩個姊妹。現在拉弗與舞邦又共同照顧舞邦的侄女巴冷。在她們的生命中沒有人去計較「你/妳到底是不是我親生的孩子」，對魯凱族的奶呢與拉弗來說，這是「我們家」的孩子被擺在最前面考量。她們當媽媽的經驗，讓我們看到了原住民家系中共同照顧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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